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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11日，日本追随美国宣布加入TPP协商进程。 

    美国热心推动TPP，很多人说这是美国欲借壳（TPP）入亚。其实，美国从

来就未离开过亚洲，也就无从谈什么重返亚洲，其之所以热心推动TPP，无非是

想在其针对中国的强大的军事包围圈的基础上，再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牢固的经

济包围圈而已，其意在以TPP为杠杆，主导制订亚太地区的经济游戏规则，进而

更加牢固地掌控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削弱中国在此区域的影响力。 

    美国敦促日本加入TPP，确有挟日本打压中国之意，但是，日本加入TPP却

并非完全迫于美国的压力，亦并非其国民性格缺乏主体性使然。梦寐以求做亚洲

老大的日本，随着中国的崛起，醒悟做大无望，在日本民主党夺取政权后，为了

应对中盛美衰的国际变化，为谋求一条将来既不依附中国亦不受制于美国的阳光

大道，新政权成立伊始就高调宣布“日本新政府宣言重视亚洲外交，其支柱是东

亚共同体构想”，结果鸠山由纪夫首相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政府便退而求其次，

才有了菅直人首相主动提出日本要加入TPP。日本谋求加入TPP更非短视行为，

而是瞄着中国早晚会加入TPP而抢先设防，意在以小搏大，先发制人，为渐呈日

薄西山之势的日本的未来谋求一席之地。 

    刻板印象遍全球 



    世界各地，盛传着许多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笑话。其中，有如下这样一则关于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性格的笑话。 

    一艘载着各国乘客的豪华客轮，因触礁马上就要沉没了，船长将各国乘客都

转移到了救生艇，但是，因为救生艇严重超员，眼看着也将要沉没了，所以为了

保住大多数乘客的生命，船长决定从救生艇上将英、美、德、意、俄、法、日的

男性客人各赶下一人。于是，船长便利用这七国的国民性，如下所述，成功地劝

客人弃船跳海了。 

    船长对英国人说：“这种情况跳下去你就是绅士了！” 

    船长对美国人说：“现在跳下去你就是英雄了！” 

    船长对德国人说：“这种情况按照规则应该跳下去。” 

    船长对意大利人说：“刚才一个美女跳下去了。” 

    船长对俄罗斯人说：“装伏特加的酒桶刚刚被冲走了，现在追还来得及。” 

    船长对法国人说：“请千万不要跳下去。” 

    最后，船长才对日本人说：“大家都跳下去啦！” 

    这个笑话有许多种版本（早坂隆：《世界的日本人笑话集》，中央公论新社，

2006年），不同版本中出现的国家数目及船长所讲的话略有出入，但其中船长

对日本人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一般认为，日本人缺乏主体性，凡事总爱集体行动，

随大溜。所以，当船长说：“大家都跳下去啦”时，言外之意，“你也得快跳了”。

于是，擅于揣摩语者心声的日本人，便受其缺乏主体性、总是喜欢随大溜的国民

性格之驱使，义无反顾地纵身跳入海中了。 

    2011年11月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日本加入TPP协商进程时，就

有反对派以此笑话来挖苦日本政府，称日本政府之所以会宣布加入TPP协商进



程，完全是日本缺乏主体性的国民性使然，日本不愿意被环太平洋诸伙伴关系国

家给抛弃，更不愿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村八分”（排挤）才决定加入

TPP协商进程。 

    TPP，是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字母简称。

它本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个发达小国缔结的经济合作协定，从

2008年10月到2010年10月，澳大利亚、秘鲁、越南、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相

继表态参与这一协定，特别是自2009 年11 月14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东京

时宣布美国将加入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以来，此前鲜为人知的TPP才开始

名声大振，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一个跨地区多国经济合作组织。 

    那么，美国和日本为何如此热心推动TPP呢？仁者见仁，各领域的专家，都

发表了很多高见。 

    对于美国，很多人说这是美国欲借壳（TPP）入亚。其实，美国从来就未离

开过亚洲，也就无从谈什么重返亚洲，其之所以热心推动TPP，无非是想在其针

对中国的强大的军事包围圈的基础上，再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牢固的经济包围圈

而已，其意在以TPP为杠杆，主导制订亚太地区的经济游戏规则，进而更加牢固

地掌控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削弱中国在此区域的影响力。 

    对于日本，如文首的笑话所示，很多观点都认为，美国实质上扮演了笑话中

的船长角色，利用日本缺乏主体性的国民性格，迫使日本做出了加入TPP协商进

程的决定。日本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村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指引下的日本人

的从众行为，也的确往往会给人一种缺乏主体性的感觉。那么，事实上，日本人

是否真如笑话中所描写的那样缺乏主体性呢？ 



    缘人行止仍依旧 

    为此，我们有必要先简单梳理一下日本人的村共同体意识及其行为模式的主

要特点。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点，“村”的成员为了避免被“村八

分”（因违反村规而受到全体村民严酷排挤），皆对所属“村”集团拥有异常强

烈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第二点，“村”社会是一个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社会，

但绝不是非竞争社会。村内成员间遇事相互谦让、坚忍守序，但不同的“村”集

团间的竞争，却是极为惨烈的，没有道德可言；第三点，“村民”对其直接归属

的伙伴性小集团的忠诚，远远超过对更大社会组织的归属和忠诚；第四点，“村”

集团内部的个人积怨，往往以谋求小集团整体利益的形式向外宣泄。（玉城哲：

《日本的社会体系》，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3年，第19-21页。） 

    识者所见略同，也有其他很多学者，对日本人的社会性格得出了与上述近乎

同样的研究结论。例如，有学者指出：“在道德问题上，不是服从于某种普遍的

法律和道德规范，而是尊重人际关系的伦理，这是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准则。”

（源了圆：《文化与人的形成》，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2年，第65页） 

    每一个“村共同体”，换言之，也可以称之为“缘人共同体”，“缘人”们

在界定自我的人际关系圈子时，一般是依据彼此关系的远近，由内向外依次分为

“身内”（亲人）、“仲间”（伙伴）和“他人”。虽然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

都存在着这样有意或无意的划分，如与中国人由亲人、熟人和生人构成的人际关

系圈子就很类似，但其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并非完全基于血缘资格而是

基于包括其他因素的某种机缘（血缘、地缘、业缘或者其它因素）走到一起的个

体组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日本这种缘人人际圈子最大的特点还在于，日本人在这几个圈子的交

换模式是不同的。这三个人际圈子内外区分鲜明，待人接物依据双重标准，越向



内，感情因素越浓，越趋于感情型交换；越向外感情因素越淡，越趋于交易型交

换。“身内”是一个感情最浓的圈子，适用娇宠法则；“仲间”是一个半感情、

半计算的圈子，适用“义理”法则；“他人”则是完全不需要投注感情、实行公

平法则的圈子（详见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

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第四篇），有时对“他人”的疏远与不信任，

发展到极端，甚至会将同一社会中的“他人”不以人相待。 

    从日本人的村共同体意识及其行为模式特点来看，说日本决定加入TPP协商

进程是其国民性使然，倒也不算错。所谓的现代发达国家——日本，尽管对众多

的大小集团，已经不再以“村”相称；所谓的现代日本国民，虽然按照现代的呼

称，大多应该分别称其为都民、道民、府民、县民、市民、町民，而不是什么村

民，但从其社会心理来看，日本社会就宛若一幅大村套小村的曼陀罗图案，其国

民不过都是在根深蒂固的村共同体意识指引下的、由无数小村落统合在一起的略

大一点的大和村民而已。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关于是否加入TPP的争论日趋

激烈，其实就是在这种村共同体意识驱动下的日本各类“村”集团的角力使然。 

    围绕是否加入这个旨在追求高度贸易自由化的跨地区多国经济合作组织的

问题，日本朝野之间、执政党内部、阁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皆以谋求日本国

家利益为口实，但实际上多是从自身所属的“村”——缘人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形成了完全对立的意见。 

    其中，行业团体中，成员多为工业生产集团的“经团联”态度积极，认为“不

通过经济协定扩大外需，日本就没有未来”，而“日本农协”则以“加入TPP

将毁灭日本农业”为由坚决表示反对。2011年10月25日，日本农协还发动356

名议员联名向众参两院议长请愿，反对政府参加ＴＰＰ谈判。配合农协活动的政



治家，也未必真的就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恐怕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的选票，

“日本农协”反对TPP也未必是出于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其实，日本的农业，无论其是否参加TPP，其将来都是非常堪忧的。因为据

日本农林水产省新近公布的“关于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农业后

继乏人，农业劳动力已经由2006年的320.5万人降至2011年的260.1万人；务

农人口高龄化逐年加剧，2006年务农人口平均年龄是63.4岁，2007年为64.0

岁，2008年为64.7岁，2009年为65.3岁，2010年是65.8岁，比企业法定退

休年龄都要高出6岁。再过几年，若务农人口平均年龄超出70岁，估计离日本

农业崩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说，如今日本的农业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从这

个意义上讲，参加TPP谈判对日本农业而言未必全是坏事，相反，或许能成为一

个农业再生的好机会。（“政府内部文件露真言”，《每日新闻》2011年10月

28日）但日本的农业团体却一掷连声地反对，究其原因，并非完全考虑农民本

身的利益，而是因其作为一个机构所垄断的既得利益本身受到了触动。所以，有

些赞同加入TPP的论者指出：日本自战国时代至今，虽历经国难，在各种制度和

表面的国民意识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国民性格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

化，而今机会终于来了，加入TPP将成为彻底根除日本人的岛国根性和官吏根性

的最后良机（小山清二：“ＴＰＰ将成为日本变革国民性的良机”，参见公益法

人日本国际论坛网站政策布告牌“百花齐放”专栏，2011年2月11日） 

    不过，已经几乎成为日本文化基因的村共同体意识并不会轻易被改变，因为

恰如有日本思想史家曾经指出的那样，“日本人的社会性格的基础，依旧是小农

式的”（源了圆：《文化与人的形成》，第44页），“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其

实就是日本农村社会，将日本式的人及其行为模式持续植入城市和企业社会的过

程”，“虽然实体的村庄无法搬迁，但是，却实现了精神意义上的村的搬迁”（玉



城哲：《日本的社会体系》，第15-17页），乃至人们曾一度称“大东京实质上

也是一个大的村庄”（福武直：《日本社会的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

年，第38页）。另外，2011年3月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中日本灾民的坚忍淡定

与非灾民的慌乱冷漠，也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当日本人通过自我范畴化进行身份

认同时，或隐或现的“村共同体意识”仍然是其依据的重要标准，经济兴衰亦难

将其轻易改变。 

    亲美疏华善筹谋 

    仅从日本朝野上下各类“村”集团为谋求一己之私的TPP论争来看，我们的

确难以对日本人的村共同体意识给予好评，甚至会因此说日本人目光短浅，缺乏

主见等等。但是，其实，村共同体意识下的日本人并非一般人所误解的那样缺乏

主体性，亦并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短视，莫如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精于谋划，

才使得弹丸小国能盘踞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即便是今天，日

本亦依旧是举足轻重、不容小觑的经济体。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人这种村

共同体意识及其行为模式，为日本打造了一个超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富强的国力

（玉城哲：《日本的社会体系》，第23页）。文首笑话中描写的日本人的形象，

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日本人的一个误解，而且这种对日本人的误解，已经影响了我

们很久很久了（高野阳太郎：《“集团主义”的错觉———日本人论的误解及其

由来》，新耀社，2008年）。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日本政府宣布加入TPP

协商进程也可以视为一种从众行为，但这种从众行为的选择，并非日本担心其被

环太平洋诸伙伴关系国家给抛弃，亦非担心其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

“村八分”（排挤）才做出的决定。美国敦促日本加入TPP，确有挟日本打压中

国之意，但是，日本加入TPP却并非完全迫于美国的压力。梦寐以求做亚洲老大



的日本，随着中国的崛起，醒悟做大无望，在日本民主党夺取政权后，为了应对

中盛美衰的国际变化，为其将来谋求一条既不依附中国亦不受制于美国的阳光大

道，新政权伊始就高调宣布“日本新政府宣言重视亚洲外交，其支柱是东亚共同

体构想”，结果鸠山由纪夫首相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政府退而求其次，才有了

菅直人首相主动提出日本要加入TPP。日本谋求加入TPP更非短视行为，而是瞄

着中国早晚会加入TPP而抢先设防，意在以小搏大，先发制人，为渐呈日薄西山

之势的日本的未来谋求一席之地。 

    TPP是一项综合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它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货物贸易条

款，也涵盖了竞争政策、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透明度、临时入境、战略伙伴关

系等新内容。可以说，这是一项内容全面和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

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中国参与的TPP，相关的经济合作恐怕也将

很难奏效，虽然现在的标准中国难以加入，但是，从经济合作大势来看，“中国

加入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情。”（张蕴岭：“TPP为美找到重新主导亚太市场构造

突破口”，中国经济网站，2011年11月23日）日本积极加入TPP，也正是基于

这些预见才做出的决策（参见《TPP研究会报告书》，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2011

年9月1日）。 

    日本政府宣布加入TPP协商进程后，在其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反对加入

TPP的议员组织“慎重考虑TPP之会”的会长、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山田正彦甚

至亲自到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诉说反对日本加入TPP，而且还拜访美国政府、议

会及行业团体的相关人员，并对美国国务省的官员表示：“日本的国会议员半数

以上反对参加ＴＰＰ。如果美国强迫日本，必会产生反美的感情”（“山田前农

林水产大臣在美国再度强调反对参加TPP”，《读卖新闻》2012年1月12日）。

这一切，使人觉得在日本加入TPP与否的抉择中，美国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本文



开头给出的笑话中的船长角色，好像日本参加TPP完全是受迫于美国政府，于是，

对仅宣布加入TPP协商进程的日本之后会怎么发展，也都成了未知数。 

    但是，就目前国际格局的现状而言，鉴于日本国民性的特点，山田此举，无

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日本在今后的TPP协商乃至谈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谋求

本国利益造势而已，其本心亦未必真的就是想要反对加入TPP。将来，日本不但

其自身会加入TPP谈判，而且还一定会努力扩大TPP的影响，并处心积虑地促动

中国加入TPP。 

    中国与日本，虽只一衣带水，却如隔千重雾。日本国民性研究，因缺失研究

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人们看日本往往就像庸医把脉，貌似胸中了了，其实却是

指下难明，于是为掩尴尬，很多人还在毫无愧色地抱着《菊与刀》，整日云里雾

里地对日本人评短论长，如同嚼蜡似地重复述说着日本人的二重性，点评日本人

的“耻文化”。提到日本的村共同体意识，便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村八分”，及

日本人迫于“村八分”压力下的集体行动。 

    社会心理学认为，影响人的从众行为的要素主要有三种：规范影响、信息影

响和参照信息影响。其中，规范影响是通过社会沟通或来自他人的群体压力而发

挥作用的，这里的“他人”通常是有吸引力的他人，他们拥有奖励从众和惩罚越

轨的权力，群体监控会提升从众行为；信息影响是通过与相似他人的社会比较而

运作的，相似他人提供了关于物理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信息，其两可性或复杂性会

增强从众。无论是规范影响还是信息影响，人们都是遵从观察到的他人的行为，

就像文首笑话中描绘的日本人的刻板印象那样，原始村共同体的“村八分”的威

力也主要是体现在这两方面。但是，现代日本人的“缘人共同体”的行为却未必

全是可以用规范和信息就能解释清楚，必须借助“参考信息理论”，该理论的一

个基本假设是：“对群体规范的遵从实际上是基于对某人自我定义的遵从，而不



是源于对人际压力的遵从。”换言之，参照信息影响是通过自我范畴化（即认同）

而发挥作用的（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

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0-221页）。 

    所以，日本追随美国宣布加入TPP，与其说是类似“村八分”的人际压力影

响所致，莫若说是当下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导致的日美间近似的身份认同使

然。日本“NHK广播文化研究所”自1973年至2008年连续35年所进行的“日

本人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35年来，美国一直列居日本人喜爱的外国国家之

首位。而且，调查数据还显示，日本人喜爱外国的原因，既不是单纯地依据其与

日本是否有外交关系，亦不是依据该国富有的程度，而主要是看其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的优劣，即看该国家是否拥有令其心悦诚服的优秀的软实力。35年间，

日本人喜爱的外国国家排名在前十位的国家中，美国一直遥遥领先高居榜首，中

国虽然也跻身于前十名之中，但基本上是在第7、8、9名徘徊。2008年的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已经滑落到了第10名的位置。从受喜爱的百分比程度来看，100

个日本人中，表示喜爱美国和中国的比例，基本上是维持在20：1这样一个态势。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编《现代日本人的意识结构》[第六版]，日本放送出版协

会，2005年；同《现代日本人的意识结构》[第七版]，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10

年）。据此而言，日本与中美两国哪一个彼此的认同程度高，自是毋庸赘言。因

此，当东亚共同体构想推行不畅时，日本又很快地回到亲美疏华的老路，积极配

合美国推动TPP，从日本的国民心理而言，其不会有太大的不适。因此，无论我

们如何积极谋划与日本构建FTA，恐怕都很难再有满意的结果，与其那样，莫如

早早作出应对TPP的方略，将是更加务实的选择。 

    最后，想再强调的一点是，如果日本真的成功加入了TPP，必将会打破既得

权益集团间的生存平衡，使其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也许恰如TPP赞同论者



所言，加入了TPP将成为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国民性的良机。因此，TPP与日本国

民性的问题，依旧值得我们继续予以密切关注。 

 


